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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的妈妈回忆起这段日
子，心里很不是滋味。邓爸爸本
来不希望她这么小就走上演艺
的路子，邓妈妈则是随邓丽君自
己的意愿。

邓丽君经过深思熟虑，将自己
的想法告诉了妈妈：“要出人头地，
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现在没有办法
读书，将来还可以弥补。”她觉得眼
看前面的路子已铺成，现在放弃太
可惜；就算放弃眼前的一切而选择

继续读书，以她的成绩和兴趣，能
不能读出什么名堂来也未可知。

邓丽君思考很久，终于痛下决
心——休学唱歌。即使感到有许多
遗憾，她也相信自己的选择不会
错。在台湾一直是升学主义至上、
学历文凭挂帅的，以她的年龄，能看
清行行出状元的事实，毅然做出不
流俗的选择，应该是她对自己知之
甚明。所谓“没有超凡脱俗的思想，
就不会有打破习俗的行为”，邓丽君
在对自己的前途反复思考后才下定
决心，在作这个抉择的当口，她早已
期许自己的未来要有所作为。她并
不是能被人左右意识，或被牵着鼻
子走的平凡之辈。

后来，媒体上对邓丽君的选择
有诸多指责，认为她在初中就为生
活被迫休学，要负担全家人的生计，
是斯巴达教育下的牺牲者，同时认
为邓爸爸、邓妈妈只要钱，不顾孩子
的前途。这其实是无中生有的猜
测，批评的人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
社会生存法则，而一个非池中之物
的少女，又岂是世俗的模式所能限
制得了呢？

邓妈妈说，邓丽君从小就很有
主见，如果不是她自己愿意走这条
路，光靠别人强迫，就算再孝顺，也
不可能高高兴兴走出成功之路，这
是显而易见的。

邓丽君黯然离开学校，告别了
穿校服、背书包的日子，没有多少人
来欢送，她只带走了几个好友的祝
福和老师的叮咛。步出金陵女中
时，踽踽独行的单薄背影，让不少喜
欢她的老师、同学为之鼻酸，但她的
伤感是短暂的，因为一连串的演唱
行程，让她来不及咀嚼走出校门之
后的失落感，她像往常一样带着笑
容与自信，迎接属于她生命中的音
符与旋律。

1969年，邓丽君才16岁，人们
喜欢她清纯活泼的模样，她总是快
乐地说说唱唱、蹦蹦跳跳，让人不自
觉地打心底里喜欢她。

事实证明，日后她从未间断过
学习，经常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除
了自学，她还到美国读大学、赴伦敦
进修，成绩都不错，她精通数种方言
及多国语言的“才华”更让人敬佩。

在日本期间，曾陪着她一起学
日语的邓妈妈腼腆地细数那段时
光：“我们是一起到日本的，我给她
请了日本老师做一对一的会话教
学，其实我也有老师，两人学习语言
的起跑线本来是一样的，哪知道才
三四天，她就敢与邻居交谈。我
在旁边听了好惊讶。从那以后，
我有依赖心了！我就越学越慢，
她却越学越快。到了真正需要和日
本人接触的时候，她都可以直接和

人家对话了！”
我好奇地问：“那大约是多久

呢？”邓妈妈笑着说：“我哪能记得有
多久？但快得就像她原来就懂日本
话似的。最让我高兴的是，有一次
在等她开会的时候，一位先生向我
鞠躬，夸赞我把女儿教得很好，她的
言谈显得那么有教养，显然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我心想，这哪是我教
的呀！是她自个儿用功学来的呢！
但是，光是要解释这句话我都说不
好，想想算了，就微笑着接受他的赞
美！”说完邓妈妈笑了，这是我在数
十次采访中，邓妈妈笑得最开心的
一次。

学历低并不代表她的学力低，
也不代表她的知识水平差。更令邓
妈妈欣慰的是她能自爱自重，待人
接物应对自如，这都不是在学校教
得了、学得到的。一个低学历的人
在提早进入社会大学之后，用眼泪、
毅力、时间、努力换取了成功，让我
们庆幸她当时做出了正确选择。如
果当初她放弃了唱歌，一路在升学
的压力下考高中、读大学，念了某个
科系，毕业后上班，结婚生子，也许
她美好的歌声只能哄哄孩子、自娱
自乐，中华民族又哪来这样响当当
的歌星呢？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
君》姜捷 著）

偌大的北京城，横七竖八的胡
同，熙熙攘攘的人群，构成一幅现实
版的灰色生活图卷。仔细看去，有愁
眉不展的书生，有举止放荡的歌女，
有饥寒交迫的乞丐，还有趾高气扬的
达官贵人……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引
人注目，这个人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
神算子韩方，人送别号韩仙人。

据传韩方是高廷瑶后人的徒
弟。高廷瑶是清朝嘉庆年间的断案
高手，为官20余年，审理的案子上
万件。在他的回忆录性质的《宦游
纪略》里说，他在六安县当了10个

月的代理知县，审理了1300多件案
子，平均每月130件。《折狱龟鉴补》
等史上重要的案件辑录书中都有关
于他断案的记载。

韩方虽得高廷瑶后人真传，却
空有一身本事无处施展，因政局动
荡不安，袁世凯称帝后，社会上更是
怨声载道。韩方不想在官场再混，
宁愿做个逍遥自在的半仙，为百姓
算算命，日子过得倒也滋润。

韩方身材微胖，面色红润，眼睛
炯炯有神，留着一撮山羊胡须。因
他算卦时言语谦和、价钱公道，所以
附近的老百姓都喜欢找他算命。他
也真有些本事，所算之事从来没有
出现过差错，深得众人追捧。

韩方正襟危坐，身前桌上摆着
纸和笔。算卦的人依次而入，表情
虔诚，看完后也不多言语，连连点头
称是。韩方身边站着徒弟玉成，他
20多岁，一脸稚嫩，态度随和，看上
去很机灵，帮韩方端茶倒水，维持秩
序，服务得甚是周到。

此时，正对店门不远处站着一
人，神情不安，不时地向屋内张望。

当时正值腊月，天气寒冷，那人
将手缩到袖筒中，不停地跺脚。看
着算卦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这才犹
豫一下，向左右一看再看后，才悄悄
走进屋内。

“玉成，来客了。”韩方正伏案疾

书，听到脚步声起，头也没抬，便吩
咐旁边的徒弟招呼客人。

玉成朝来人点点头，示意他稍
待片刻，很快奉上一杯清茶。来人
也不客气，轻轻端起杯子啜了几口，
随后又将茶杯轻轻地放置在桌上，
饶有兴趣地看着韩方，似乎对书法
很感兴趣。

又过了一会儿，韩方才收笔，将手
中的毛笔放在砚台上，抬起头看了看
来人，眼里闪过一丝疑惑，随后眼光一
闪，站起身，做了个请的姿势，轻声道：

“先生，请随我来，我们到内室谈。”
来人会意，跟随韩方走进了后

边的内室。
室内摆设十分简单，但很清雅，

墙上挂着一些字画，字体苍劲，力透纸
背，竟有种龙腾虎跃般的霸气；下方是
一枚篆刻的印章，署名韩方，原来这字
画是他所作，经装裱后挂在墙上。

“久闻韩先生大名，今日得见，
果然非同寻常。见字如人，想您也
是人中龙凤，怎能甘心做个算卦
的？可惜啊可惜！”来人边说边摇
头，似乎见到一块美玉被遗弃了，显
得有些痛心疾首。

韩方微微一笑，顺势坐到旁边
的一把椅子上，环视四周，自嘲道：

“多谢褒奖，这都不值一提，顶多算
是孤芳自赏吧，哈哈……”韩方发出
了爽朗的笑声，来人也会心一笑，弯

腰坐下。
“先生既不问我姓名，也不问缘

由，直接把我请进内室，先生做事果
然与众不同。”来人微笑着说。

韩方离开座位，点燃了内室的
炉火，火苗越烧越旺，室内多了几许
温暖。

随着气温的升高，来人刚才被
冻僵的手指有些麻木，便下意识地
搓搓手背，调整了一下坐姿。

韩方将火炉向来人这边靠靠，
又坐回自己的位置上，这才缓缓地
说：“先生在大街上站了足足两个时
辰，想必有要事，所以我才请您到内
室一叙。”

“哦，原来您早就注意到我了？”
那人一惊，搓手的动作停了下来。

韩方不动声色，举起茶杯啜了
一口，这才转头：“袁大公子到寒舍，
必然有要事相商，我怎能在厅外相
待呢？外面人多，这里倒很僻静，无
人打扰，公子可放心一谈。”

“你，你早就看出了我的身份？”
来人正是袁克定。他手一抖，茶杯
中的水洒出了几滴，便慌忙将茶杯
放回桌上。

此时，袁克定内心更多的是纳
闷和惊奇，这个老头还真有些神，不
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摘自《龙砚——绝命追踪 83
天》澹台镜 著）


